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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小朋友的绘画作品《敦煌
佛光》亮相“艺汇丝路——丝路童心”
上合组织国家儿童画展。李亚龙 摄

阿利耶夫：“但愿人长久”里蕴含对天下人的美好祝福

阿格申·阿利耶夫，阿塞拜疆汉学家，北京外国语大
学亚洲学院阿塞拜疆语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阿
塞拜疆语专委会牵头人，“一带一路”青年汉学家联盟主
席，阿塞拜疆卡扎尔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新社北京1月 12日电
作者 陶思远

眼前的他再也不是那个23
年前初来中国的青涩留学生
了。他操着一口地道普通话接
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
访。就在大家为他标准发音讲
中国话感到震惊之时，他竟吟
诵起千古名句：“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他说自己非常幸
运，“因为此生能与中国结缘，
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学，以及中
华文明的厚重……”他就是来
自阿塞拜疆的阿格申·阿利耶
夫（Agshin Aliyev），现任北京外
国语大学亚洲学院阿塞拜疆语
教研室主任，已在中国生活20
多年。

会背诵的第一首中国诗词
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20 多年前，
阿 利 耶 夫 还
是 阿 塞 拜 疆
一 所 高 校 的
英 语 系 本 科
生。2001年9
月，他偶然得
到 机 会 到 上
海大学读书，
由 此 对 中 国
产 生 浓 厚 兴
趣，于是改读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谈起学习
中文时的经历，阿利耶夫对一
件小事记忆犹新：“我曾参加过
一次汉语比赛，当时有评委问
一位选手，将来要如何向世界
推广中文？那位选手的回答我
很不满意。如果评委这样问
我，我的答案是要通过翻译中
国作品、研究中国典籍来推广
汉语与中国文化。”

2016年，他从上海师范大
学博士后出站后进入北京外国
语大学亚洲学院工作，并倾注
多年心血编纂了四部不同用途
的汉语—阿塞拜疆语词典。为
了学好中国文化，阿利耶夫还
刻苦钻研中国文学，尤其喜爱
古籍与诗词，“锻炼汉语发音最
好的方法是朗诵诗歌”。

苏轼的《水调歌头》是他最
喜欢的作品。“刚
来中国的时候经
常能听到由《水
调歌头》这首词
改编的歌曲，当
时，这首歌在留
学生中间非常流
行，但那时候我
并不知道这是东
坡先生的名篇。
我学习中国文学
后才了解他这个
人和这首词。后
来，它就成了我
第一首可以用中
文全文背诵的中
国 诗 词 。 一 转
眼，这已经是 20
年 前 的 事 了
……”阿利耶夫
尤其提到，更令
他触动的是，作
品中的“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

娟”蕴含着中国人对至亲、对朋
友，甚至对天下人的最美好的
祝福。

他也很喜欢杜甫的《登
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
江滚滚来”对仗工整，气势绵
长。阿利耶夫还总结道：“中国
诗词有个特点，读起来非常舒
服。”

“如果再有人问我要如何
向世界推广中文，我会读这些
词句给他们听，这是多美的声
音。”阿利耶夫补充道。

透过一句句词、一首首诗、
一本本古籍，阿利耶夫在20多
年的时间跨度中回溯了中华文
明的起源，同时亲历了中国日
新月异的发展，见证了民众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中国文化逐渐

“走出去”的过程。为了让更多
阿塞拜疆人了解中国，他用近
两年的时间完成《阿塞拜疆语
讲中国文化》一书的写作，用母
语勾勒出中华文明的脉络，揭
示中华民族精神的要旨。他希
望这本书能让更多阿塞拜疆人
看到真实的中国，从而吸引更
多年轻人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参
与者。

第一次听到“人类命运共
同体”便想到孔子

“在撰写《阿塞拜疆语讲中
国文化》之余，我还在翻译《论
语》《道德经》。”谈及原因，阿利
耶夫坦言，即便是在今天的阿
塞拜疆书店里，有关中国的书
籍依然很少。“你若问我哪本书
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我觉得是
《论语》，可在阿塞拜疆的书店
里、图书馆里，我竟然找不到
它，这只能说明中国文化至今
没有‘到达’阿塞拜疆。”

阿利耶夫进一步解释，阿
塞拜疆长期缺少汉语专业人
才，所以也鲜有中国古籍的直
译作品。“从前，阿塞拜疆人学
习汉学只能通过第三外语，比
如俄语或英语翻译成阿塞拜疆
语的中国书籍。这些书里其实
有很多因三种语言叠加造成的
翻译偏差，为阿塞拜疆读者理
解中国文化带来不少误区，所
以我很早就想好好直译几部中
国最有影响力的经典古籍，让
阿塞拜疆读者能直观全面地了
解真实的儒家思想和中国文

化。预计整部《论语》的翻译工
作将在今年夏天结束。”

在阿利耶夫看来，孔子作
为全世界最受尊重的先贤之一
并非巧合，《论语》中的很多思
想至今启示着世界。他最欣赏

“和而不同”（Harmony in diver-
sity）的概念，“孔子提出的‘和’
涵盖天人之和、群己之和、人己
之和。‘和而不同’追求的是在
尊重事物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
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共存。也
就是说，不要因为与我们不同，
就不接纳彼此的文化。”

过去十年里，中国提出了
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倡议，比
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他说第一次听到“人类
命运共同体”和“民心相通”时，
一下子就联想到了孔子的“和
而不同”思想。“当今世界，矛
盾、冲突充斥着各个角落，造成
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互不
理解，互不信任。中国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孔
子倡导的‘和’的现代表现形
式，其深意是不同文明需要包
容共存、交流互鉴，因为今天各
国的前途和命运是紧密相连
的。唯有‘和’，大家才能共同
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

“祝您的梦想成为中国”
近年来，在阿利耶夫的悉

心培养下，中国第一批阿塞拜
疆语专业的本科生已走出校
园，并和他一起，为推动中阿文
明的交流互鉴共同努力着。每
当有人夸赞他是当代“中阿文
化交流使者”时，他总是很谦虚
地笑笑，在中阿两千多年的交
往长河里，他说自己只是“沧海
一粟”。

“大部分中国人和阿塞拜
疆人对两国的交往史都很陌
生。”说到此，阿利耶夫惋惜地
摇了摇头。据他介绍，两国的
正式交往始于丝绸之路。阿塞
拜疆位于欧亚交叉口，长期向
东方输送产自西方及高加索地
区的宝石、地毯、丝织物、天然
染料、木制器皿等商品。与此
同时，阿塞拜疆也向西方输送
来自中国的陶瓷、调料、丝绸、
玉器、水果等。直到现在，阿塞
拜疆语的陶瓷器皿依旧被称为

“Çini qab”，即中国器皿，中阿

在古丝路上的频繁往来可见一
斑。“对当时的东西方商人而
言，阿塞拜疆是丝绸之路上的
商贸枢纽，更像今天的大规模

‘物流集散中心’。”
提到千年前的中阿交往盛

况，阿利耶夫笑了笑说：“那时
候的阿塞拜疆人非常了解中
国，也向往中国。商人们在丝
路上贸易互通的背后，身处阿
塞拜疆的知识分子也借此机会
了解了丰富灿烂的中国哲学、
中国医学、中国文学，乃至各类
先进的中国技术……这直接促
使两千多年来，‘中国意象’频
繁出现在阿塞拜疆的诗人和作
家笔下，流传在阿塞拜疆的文
学作品中，比如，中国麝香、中
国美人、中国白、中国器皿等。”
阿利耶夫还特意强调，在这些
作品中，与“中国”意象有关的
词语往往都带有正向赞扬之
意，有些词甚至逐渐融入了阿
塞拜疆人的日常生活中。他举
例称，阿塞拜疆语有句祝福语
是“Arzun çin olsun”，字面翻译
为“祝您的梦想成为中国”。“阿
塞拜疆人把中国称为‘çin’
（秦），秦朝的秦。但其实‘çin’
的发音来自汉语，是汉语‘真’
的音译。所以，‘Arzun çin ol-
sun’这句祝福语翻译成汉语的
准确意思是‘祝您梦想成真’。
直到今天，这句话依旧是阿塞
拜疆人最常用的祝福语之一。”

此外，古丝绸之路的两国
文化交流也体现在15至16世
纪阿塞拜疆的艺术形象上。在
阿塞拜疆阿布歇隆半岛的徐威
兰村和阿格达姆市，考古学家
们发现，古坟墓碑上刻有中国

“龙”的图像，这充分说明阿塞
拜疆雕刻艺术的确受到了中华
传统文化与文学经典意象祥瑞
兽——“龙”的影响。而16世
纪阿塞拜疆画家苏丹·穆罕默
德·塔布里兹、米尔扎·阿里，穆
扎法尔·阿里、米尔·赛义德·阿
里等也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大
量使用了与中国绘画纹饰或技
术有关的元素。

“为了促进商贸、加强交
往，阿塞拜疆始终全力支持着
丝绸之路的基础建设，直到今
天依然如此。因为丝绸之路在
历史的长河里，真真切切地繁
荣了阿塞拜疆”，阿利耶夫说。

去年夏天，阿利耶夫入驻
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
心。“坦白讲，这里给我提供
了很大的学术发展空间。我
也想在这里翻译更多的中国
文学作品，让更多阿塞拜疆人
熟悉今天的中国。我了解我
的祖国，阿塞拜疆文学界以及
阿塞拜疆人对中国文学和中
国的一切都十分感兴趣，缺少
的只是汉语人才这座桥梁。
于我而言，我愿意当这座朴素
却结实的桥……”

中新社上海1月11日电
作者 陈士银 扬州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综观中外历史，有三大微
笑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一是摩
诃迦叶的微笑，这是领会佛教
真谛的微笑，代表佛祖和迦叶
师徒传承的默契；二是蒙娜丽
莎的微笑，这是文艺复兴的微
笑，代表民众走出神的光环，绽
放人的魅力；而第三大微笑则
是王阳明临终前的微笑，这是
儒者的微笑，代表内圣与外王
的结合及从心所欲的超越。明
代儒学以王阳明为第一流代
表，他既开创了足以匹敌程朱
理学的阳明心学，又立下了平
定宁王叛乱这等盖世功勋，在
整部中国儒学史中，王阳明都
堪称内圣外王的完美典范。

“王阳明的微笑”背后有何
儒学意义？

公元1529年初，王阳明弥
留之际，露出一丝微笑，留下遗
言“此心光明，复何言”。他既
是一位儒者，又被奉为一代名
将，这种全才在有明一朝乃至
整个中国儒学史上都屈指可
数。而其所创“阳明心学”则将
儒学从僵化狭隘的程朱孔洞之
中牵引出来，赋予它前所未有
的空间与生机。

儒学本是文武兼备，知行
合一，但到了明中叶，儒者普遍
重文轻武、重知轻行。在他们
心中，儒家的六艺之学萎缩成
读书之学。王阳明在一次为言
官仗义执言之后，被太监刘瑾
追杀，后到龙场驿任驿丞。他
为自己打造一口石椁，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躺在其中感受死
亡，思考人生，完成了“龙场悟
道”，率先提出知行合一的学
说。按照他的理解，当时儒者
认为先要“知”才能“行”，但往
往终身不“行”，也就终身不

“知”，而“知行合一”可避免知
行分离之病。

王阳明儒学上的“知”和军
事上的“行”桴鼓相应。他将儒
家的仁义、诚正与兵家的杀戮、
奇谲融为一体，从事儒学，便打
开程朱理学的固化和局限，不
适时代和现实的局面，阐明隐
微的圣人之道与高妙的良知之
学；他披甲挂帅，便平定积年盗
贼，擒获反叛诸侯，拯救国家于
危难之中。

与明朝开国以来的儒者不
同，王阳明对儒学的理解没有
拘泥于卷册之中和口舌之上，
而是返璞归真，从寻找本来的
良知入手。乱世之中，面对不
公，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信念
是什么？王阳明认为，单讲知
行合一，观照范围犹有局限，

“知行合一”大体是以儒者为
主，而很多下层百姓、低级士
兵，他们辛勤耕种、死不旋踵，
哪一点输于吾儒？有没有一种
可能，打破这些阶层的壁垒，解
锁儒学的开放性，找到一种可
以将所有人联系到一起的途
径？经过反复摸索，他愈发感
到良知是关键：“知是心之本
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
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
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
假外求。”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
出现奸佞小人？这就不能单讲
良知，还需“致良知”。王阳明
认为，人的良知一直都在，只是
后天受到昏蔽，迷失本心。如
果说程朱理学还带有浓郁的知
识精英的色彩，那么王阳明的
良知之学则呈现出强烈的打通
士庶藩篱的趋向。无论是知识
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百姓，只要
能致良知，就能找回本心，乃至
成圣成贤。

“儒学王朝”的强大生命力

何在？
有观点认为，儒学是为封

建王朝服务的工具。可是，哪
个封建王朝的存世时间能与儒
学相提并论？“儒学王朝”是中
国历史上最长久的王朝，远迈
唐、宋、元、明。即便最强有力
的统治者，比如唐太宗、宋太
祖、元世祖、明太祖等人，也只
能部分吸收或者利用儒学，就
算有除去或消灭的想法，终究
也无法打败或者消灭儒学。众
多王朝的大厦竞相倒塌，而“儒
学王朝”的基石坚定不移。秦
汉以来，王朝的存在时间，少则
二世而亡，多亦不过两三百
载。儒学即便从孔子算起，就
已绵延两千多年，这绝非出于
偶然或者运气。

儒学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
而持久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制
定民族的价值标准，比如孝、
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也
不仅在于涌现一大批杰出的代
表人物，比如郑玄、韩愈、朱熹、
方孝孺、王阳明、顾炎武等，还
在于儒学的不断自我革新，顺
应时代发展的脉搏，比如汉、
唐、宋、元的儒学各有各的表现
形态，即便同一个王朝，明代
前、中、后期的儒学表现形式都
不相同。

明初儒者多半是程朱理学
的坚定信徒，几乎将程朱理学
尤其是朱子学视为真理的化
身。至于明中叶，随着阳明学
的崛起，儒者再去固守程朱理
学的旧知，很可能被视为迂
腐。暨乎明末，很多儒者围绕
在东林书院、复社周围，想要重
整世界，而非做一个墨守朱子
学或者阳明学的信徒。明亡之
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既受到
师承、家学的影响，拖着东林
党、复社的影子，又对有明一朝
的学术进行大反思，并提出诸

多具有民主色彩、革命色彩的
言论。他们对君主专制的批
驳，对民众福祉的关切，并不逊
于同一时期的霍布斯、洛克等
人。

17世纪中后期，黄宗羲、顾
炎武、王夫之、朱舜水等人的思
想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无法实
现。到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
初，经过梁启超、孙中山、李大
钊等思想巨子的发扬，这些明
代遗儒的思想焕发出新的生
机，给予世人推翻清政府的精
神激励。退一步讲，如果说儒
学是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那
么儒学同样具有“汤武革命”的
精神，促成腐朽政权的覆灭。
看上去，封建政权利用了儒学，
钳制了儒学，实则儒学自有顽
强、坚韧的生命力。日月之光
又何必与烛火争短长？烛火成
灰有时尽，日月普照无绝期。

“儒学之光”如何影响世
界？

既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为什么几千年来，儒学没有像
世界上的诸多宗教一样，积极
主动地向其他文明传播扩散？

自15世纪以来，无论是经
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抑或从
技术支持的角度，明朝都有能
力探索乃至征服世界，包括东
南亚地区、非洲海岸，甚或更远
的美洲、欧洲。可是，这种做法
并不符合儒家的主流价值观
念。根据儒家的温和观念，“远
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
语·季氏》），而非“远人不服，派
遣舰队征服之”，更非“远人不
服，变成奴隶贩卖之”“远人不
服，传播病菌消灭之”。要之，
儒家学说体系中没有扩张的基
因。

但是，没有扩张的基因并
不能保证本国免于沦为他国捕
食的对象。虽然在 16、17 世

纪，西方世界的力量远不足以
征服中国，然而东西方势力的
对比差异愈发凸显。如果儒者
依然固步自封，拒绝关注时代
的发展和外部世界的动态，又
如何能推动国家的发展？从万
历皇帝，到徐光启、李之藻等儒
臣，再到数量庞大的士大夫，不
少人都领教了西方的舆图、船
炮、自鸣钟、望远镜、天文仪器
等器物的精妙，却几乎没人愿
意派出一艘帆船前往大西洋国
一探究竟。其何以故？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这块
土地太让人安逸了。既然我们
已经处于最富强、最繁华的中
心，又何必远涉重洋到几万里
之遥的蛮夷之邦受苦受罪？

同时，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并非只源于某个人，而是国家
之间意志较量的结果。如果没
有西班牙、葡萄牙王室以及罗
马天主教廷的强力支持，西方
冒险家绝无可能开启“地理大
发现”的时代，利玛窦也极难谱
写东西方交流的篇章。相较之
下，明廷坐视本国两万多商民
在家门口的海岛上被外敌屠杀
（指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屠杀
华人），尚且不能派遣一兵一
卒，仅靠盛怒和谴责根本无济
于事。西方汉学家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提到，由于
明清政府的“不支持”“冷漠”，
以至于海外华商几乎得不到本
国政府的保护，没有基本的安
全感，更遑论去探索万里之外
的新大陆。

此外，在我们拷问为什么
儒学没有促成明清中国的“启
蒙运动”之时，也不妨反问：启
蒙的尽头是什么？

可能是更高程度的开放、
自由、民主、平等，也可能是封
闭、压迫、专制、不公；可能是更
广范围的宗教宽容、和平共处，
也可能是通过不断竞争、不断
革命引发对世界一轮又一轮的
瓜分与破坏。不容否认，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为人类开创新
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此同
时，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的
迫害、灾难以及战争并没有显
著减少，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
势。

回到17世纪中叶，无论朝
代如何改名换姓，知识阶层想
要改良社会，寻找路径，离不开
对世界进展的关注（从历算、舆
图、火炮等表层，到制度、思想、
文化等深层），同时也离不开对
自身传统的尊重。尊重传统并
非盲从传统，而是在此基础上
理性地继承传统、厘革传统，从
中开出新的生命。

陈士银：明代儒学对今天世界启迪几何？

扬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士银


